
如果没有旁人的提示、后来人的
纪念，廖有盼并不清楚言语不多的爷
爷廖世承在教育领域曾有着如此卓
著的成绩：他专研教育心理学，把科
学方法应用于中国的教育领域，他倡
导的教育实验运动，推动了中国教育
走向现代化、科学化，许多教育教学
研究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具有奠基
意义。 廖世承终身的事业就是办教
育，人生中使用最多的社会身份就是
“校长”———中学校长、大学校长。 他
是中等教育专家，更创师范学院独立
办理之先河，赴湖南创办国立师范学
院，后来也是上海师范学院（今上海
师范大学）首任院长。 从他执掌的学
校走出来的知名人士不胜枚举 ：巴
金、汪道涵、赵家璧……

“教育是改造旧
社会、 建设新社会
的有力工具”

1892 年， 廖世承出生于江苏嘉
定（今属上海）的文化世家，父亲是
清末“桐城派”成员、圣约翰大学的
国文教授廖寿图。 在廖世承的记忆
里“父亲博览群书，记性很好，掌故
又熟悉，每逢晚膳时，总喜欢把历史
上的事实及有趣味的故事讲给孩子
们听”，廖世承听得眉飞色舞 ，有时
慷慨激昂 ，“这对于我性情上的陶
冶，确有不少影响”。 廖世承 6 岁入
伯父家开的私塾，13 岁进了舅父家
设立的中城两等学堂， 加上记忆力
好，读书不费力，无论家庭背景还是
个人天赋， 读书之路都是顺理成章
的。 幼年的廖世承喜欢看小说，尤其
是武侠小说，时常使枪弄棒，仿效拳
师力士的行为。 而后进了南洋公学，

性情大变，喜看明儒学案，对国文兴
趣浓厚，也有作文的天赋，正课之外
进了国文补习班， 从乙班一路升到
校长唐文治亲自授课的特班。 南洋
公学一段，廖世承渐渐对学问、时事
产生了兴趣。 毕业后，有亲戚推荐他
去湖南教书，家境虽清寒，但廖世承
不愿学业半途而废， 取得父亲同意
后入清华学校读书， 也是这一决定
使得廖世承人生之路的可能性从一
个普通教师转向了影响中国现代教
育发展的教育家。

清华三年读毕， 廖世承获得了
公费留学的资格， 家族希望他学银
行、工程这些看得见“金饭碗”的专
业。 清华学校当时的校长周诒春则
希望他从发展民族教育的需要出发
重新考虑专业。 看着满目疮痍的国
家， 廖世承不顾家族反对改选了在
当时“最没出息”、只能当穷教师的
教育学，如他后来所说“教育是改造
旧社会、 建设新社会的有力工具”，

他选择了教育作为救国的工具。

廖世承留学期间， 因为读书好，

得到许多教授青眼相看，但中国学生
的身份也让他受过不少刺激，对此他
常想“回国以后，对于国人，任何意气
可以消释， 惟对于侮辱我的东西各
国，定须争一口气”。 他的拳拳之心，

一开始是学业上的不肯落于人后，在
布朗大学，廖世承攻读教育学和心理
学，在四年内读完六年课程，成为该
校第一个获得博士学位的亚洲学生，

如今布朗大学的网页上还保留着这
条关于“第一”的记录。 回国后，爱国
之心化作教育的信念：“中国人要办
好自己的学校———光我中华！ ”因为
这份信念， 他在东南大学附中停摆
后，拒绝了多份工作上的邀约，其中
就包括上海工部局给出的“华人教育
处处长”这类高薪职位，而是选择了
创立不久的光华大学———光华大学
有着爱国的血统，“五卅” 惨案发生
后，圣约翰大学的中国师生不满校方
做法，脱离圣约翰大学成立了这所学
校。 廖世承任光华附中主任的时候，

正是日本帝国主义野心勃勃，意图大
举进犯我国领土的时期。学校每星期
的周会，廖世承总会向全体师生谈形
势，谈救亡图存之道，并要求同学们
面对这样的形势，决定自己准备做一
个什么样的人。 有学生记得，高一的
时候，廖校长给学生们读的是《中国
近百年史》，而不再从三皇五帝读起。

“中国土地如此之大，人口如此
众多， 政治如此黑暗， 人心如此陷
落，专凭教育救国，哪里救得过来。

但是除去教育，又向哪里去找。 ”廖
世承对国情有着清醒的认识， 他选
择在教育领域深耕， 冀望通过自己
的努力，为这个国家带来一些改变。

“凡教育上之
新学说和新设施 ，

皆采择而实验之”

在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系教授
杜成宪看来，廖世承极大地推进了中
国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教育科学化的
发展———他身上的科学特征尤其明
显。 “廖世承先生所学的教育心理学
更偏于理科，其中涉及的测量、测验
及实验属于工具类基础性学科，这与
同时代偏文的许多教育学者是截然
不同的。 ”

廖世承回国后， 自然也将 4 年
间掌握的科学方法带回了国内 ，他
积极倡导和推行智力测验和教育测
验， 是 20 世纪 20 年代在我国推行
智力测验和教育测验的杰出代表 。

他参与创办南京高师心理实验室 ，

这是我国最早的心理实验室之一 ；

与著名教育家陈鹤琴合作编制的测
验法， 连美国测验专家麦柯尔也不
得不承认，至少与美国的水平相当，

有许多比美国还优。

“教育测验刚引入国内，意义是
积极的， 它可以用来测量学生的学
力，以科学的方法认识人在认知水平
上的差异，进而因材施教，为当时的
学制改革，特别是实行分科制和选科
制时进行能力分组奠定了基础。 ”杜
成宪谈及的正是廖世承推行教育测
验的初衷：办学者不察学生的个性差
异，不去研究适应个性的方法，把“智
者、愚者、程度高者、低者、知识丰富
者、缺乏者，强纳之于一炉”，必会使
教授困难，效率低下，程度下降，天才
埋没。

除了智力测验，廖世承的测验同
样重视对性格和品性等非智力因素
的测量。 他认为，智力对人类有重要
意义， 但一个人的成功不仅仅是、甚
至主要不是智力。高智力的人在生活
中可能没有成功，因为他们缺少特定
的、 对成功来说是不可缺少的素质。

而平常智力的人也可能取得突出的
成就———如果他们有良好的道德意
识。 在教育学者张民选看来，廖世承
先生把中国的非智力因素的研究提
前了 60年。

五四运动后， 西方的各种思潮、

方法大量涌入，冲击着国内传统的教
育框架。 尽管接受过西方教育，但廖
世承并不迷信西学，他多年留学所得
也不是直接照搬到国内的课堂
上———他有着理科生的视角，坚持先
做实验，用事实说话，如他所说“从事
教育的人当注意实地研究，不应作趋
势论调。 实验有效，然后再谋推行”。

当时，美国刚刚兴起的教学方式道尔

顿制传入国内， 众多学校积极效仿，

甚至形成了不做就是落后的风气。廖
世承想到的是， 设置两个平行班，一
个采用道尔顿制教学，一个延续传统
的班级制，作对照研究。 道尔顿制鼓
励学生自学，老师辅助，但实验结果
显示，这种教学方式虽有利于个人的
能力发展，但弊端也很明显，在基础
知识的普及上不如传统的授课方式，

对于当时的中国并不适合。廖世承的
实验结果，给了盲目追求西方教学理
念的人们一个清醒的认识，更唤起了
教育界的实验兴趣，推动了中国教育
现代化、科学化的步伐。 值得一提的
是，《东大附中道尔顿制实验报告》发
表多年后，日本、苏联等国也相继否
定了道尔顿制。

廖世承“凡教育上之新学说和新
设施，皆采择而实验之”，从课程教材
编制到学校管理，都以实验的方式给
出最佳答案，他接手的两所中学可以
迅速成为全国中等学校的翘楚，与此
不无关系。 1924年，廖世承基于各种
教育实验、测验实践以及国内外最新
的教育心理学研究，编著出版《教育
心理学》， 这是我国最早的高师教科
书，而廖世承也被学界公认为我国教
育心理学科创始人。

“他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的重要
地位，不在于如蔡元培和陶行知等人
那样构建了一个宏观的教育理论体
系，而在于他立足于教育实践，在一
个个具体的实践需求迫切的教育课
题中提出了自己的独到主张，最终达
到了理论创新的效果”， 对于廖世承
在教育领域的学术贡献，张民选曾这
样概括。

参 与 学 制 改
革，培养学生品性，

他是一代中等教育
权威

廖世承非常看重中学教育。他倡
导教育救国， 认为在整个教育体系
中，又以青少年教育为国家兴亡的首
位要素，“今天的青少年就是未来的
国民。他们的素质如何，是忍辱负重，

殚精竭虑，积极建设，还是为个人名
利地位？ 关系到国家的兴衰、社会的
进退、民族的隆替”。 而在他眼中，中
学教育是整个教育最基础、 最活跃、

最生动的阶段， 这一阶段做好了，为
后面的教育，为人的成长都打好了基
础。因此，他曾顶着众人的不解眼光，

辞去了社会地位更高、能带来更多声
望的大学副校长一职，专心做一个附
中的主任。 他说：“教育是精神事业，

一分精神，一分效果。不论办幼稚园、

小学、中学、大学，精神本无二致。 ”

廖世承是中等教育权威，就学制
改革、课程改革、教法改革都有自己
的见解，并积极参与其中。留学归来，

廖世承就参与了学制改革的讨论：民
国初年的教育学制， 小学长达十年，

中学不分等级，改革学制已成教育界
共识， 尤其针对中学学制如何设置，

教育界众说纷纭。教育界泰斗蔡元培
提倡“四二制”，认为初中四年涵盖整
个中等教育， 高中两年作为大学预
科，最符合世界潮流。 而初出茅庐的
廖世承却大胆地提出了不同意见 ：

“三三制” 符合青少年个性发展需
求、适应时代潮流，既可使“各段教育
相衔接”， 又可 “顾全升学与职业两
种”，从国情上来讲，加上中学之前的
小学六年，“六三三” 学制更为经济，

更贴近学生家庭的承受力，因此更为
合适。通过东大附中的实践和对国外
学制的研究，以及在济南、武汉等地
的实地调查， 廖世承进一步证明己
论。 “六三三”学制推行后，中途退学
的学生大大减少，契合了教育普及的
国情需求。

廖世承非常清楚中等教育的目
的 “在培植社会基层事业之干部人
才”，应以培育生产技能 ，发扬自治
能力为宗旨。 中等教育的对象是“正
在发育变化之青年”，因此要培养他
们多方面的兴趣， 发挥他们潜在的
能力。 而办教育的人“当随处替学生
设想 ， 减少他们时间和精神的浪
费”。 廖世承看到当时的学制课程大
都抄自西洋各国，不仅疑问“这种课
程， 于我们现时的生活， 有几多关
系？ 于儿童将来的生活， 有几多关
系”，甚至毫不客气地指出 ，众学校
至少有一部分的精神财力因为课程

编制不适当而浪费。 因此他提出用
科学的方法，根据现时社会需要、参
照社会进化的历程改造课程。 在中
学课程改革中， 廖世承提出三条指
导思想：首先，鉴别个性，加强教育
效率，减少中途辍学人数；其次，采
用分科选科制， 变更完全预备升学
的目的， 使学生有一部分自由选择
的机会；再者，破除学年制，采用能
力分组方法，以学科为单位升班。 这
些改革克服了传统班级授课制和学
年制的弊端。 对于教学上的弊端，他
也是直言不讳：“现在的教师， 病在
教学科，不教学生；教整个的班级，

不教张某李某单独的个人；教数目，

不教千变万化的活人。 ” 廖世承认
为，教的目的在于使学生学，而要学
生学，必须鼓励学生、引导学生，使
学生处于学习的情景之下。

相对于知识的灌输，廖世承认为
学校教育应更重人格的培养，认为学
校专尽了“教”的功夫，不尽“育”的责
任；专供知识，而不问应用知识的人
的人格如何，不仅有许多流弊，而且
是十分危险的事情。 “现代的国民，

有体力，有智慧还嫌不够，必须要有
健全的人格。 要知人格健全，不但使
国家、社会蒙其益，个人也有无穷的
乐趣，一个民族的强盛与该民族的民
族意识和修养素质是密切相关的。对
于国家、民族利益的态度，也是人格
的表现。 ”廖世承注重德育，也注重体
育，有学生忆及当年，曾感慨：虽然当
时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方针尚未明确
提出，但廖先生领导的附中在这方面
已努力以赴了。

办学从来都不是易事，廖世承却
乐在其中：他认为中学校长就是“一

天一天造就青年的人才———他是社
会的先导，社会进化的领袖，负重大
责任的一个人。 他的物质上报酬，虽
是有限，精神上的快乐，却是很少人
能比得上他”。

创师范学院独
立办理之先河 ，为
教育培养后继人才

有人说， 中国高等师范教育体
系上， 应该庄重地镌刻上廖世承的
名字。

办了十几年中学， 廖世承深感
师资对学校的重要， 他把教员看作
学校命脉，曾说“一个学校的最后成
功，就靠教师。 无论宗旨怎样明定，

课程怎样有系统， 训育怎样研究有
素， 校风怎样良善， 要是教师不得
人，成功还没有把握”。 他认定“教育
方面最重要的， 当然是师范教育”，

因此对中国师范教育也作了悉心研
究， 提出了师范学院附设于大学利
少弊多，应以独立设置为原则，才能
培养良好的师资， 使中小学有稳定
的、有质量的师资来源。

抗日战争爆发后， 廖世承付诸
心力的光华附中被夷为平地， 此时
教育部以中等教育司司长职位相
邀，廖世承没有接受，却接受了教育
部另一个聘请———赴湖南筹建国立
师范学院。 相比教育司长这样的行
政职位， 到内地筹建学校是一桩异
常辛苦甚至可能丢掉性命的差事 。

而对于廖世承来说， 这为他实现独
立创办师范学院的心愿，为国家、为
民族培养教育人才提供了空间 ，因
此他辞别妻儿和病榻上的老父 ，辗
转多地，历经许多险境，到达湖南蓝
田， 从无到有地建立起一座新的学
校。 炮火连天中，国立师范学院用时
4 个月建起来了，尽管看起来不甚气
派，甚至有些简陋，但学校图书馆却
是藏书丰富，甚至有明清刻本。 师范
学院当然要有好的师资， 廖世承认
为“师范学院之理想教授，须学识宏
通，而且富有教学经验，具有教育热
情”， 凭借他在教育界的人脉和声
望，他延揽了钱基博、钱锺书父子分
别担任首位国文系主任和英文系主
任，此外还有孟宪承、郭一岑、朱有
光、高觉敷、刘佛年等，每一位都在
中国的教育史上留有名字。

廖世承十分强调教师的修养与
素质，国立师范学院的缩写“国师 ”

二字在他看来， 可以拓展成另一个
意思：国民的导师，因此他对师范生
的培养要求非常高， 他常说，“教师
是非常专门的职业，不但要知识好，

方法好， 而且要有专业道德———有
责任心 、忍耐性 、仁爱心 、真诚 、坦
白、乐观、谦虚、公正诸美德”，高要
求可见一斑。

教育救国是廖世承的本心，所以
他格外关注社会教育，一直觉得知识
阶级和民众的生活不能隔得太远，要
把学校的大门向社会敞开， 他曾说，

“关了门办学，不能称为‘学校’，只能
称为‘修道院’……我们要把全国‘修
道院’的门打开，变成民众的学校。这
一副重担子， 又非师范学校来挑不
可”。因此国师创办伊始，廖世承就鼓
励学生创办民众学校，让附近失学青
年儿童可以免费入学，同时还为周边
几个省培训在职小学教师，为乡村教
育服务。 事实上，廖世承在光华任职
时，就曾经组织和鼓励大中学同学筹
办光华平民学校，为失学儿童提供免
费读书的机会。

1940 年代末，廖世承回到上海，

先后任职于光华大学、 华东师范大
学。 1958 年，上海师范学院成立，此
前出任上海第一师范学院院长的廖
世承接过了该校首任院长的重任。在
新的岗位上，廖世承更加认识到师范
教育应该与国家建设、 发展紧密结
合，热情地投入社会主义高等师范教
育的实践。 教室的后排，常会见到这
位形容清矍的老人在听课，语言学家
张斌在世时曾有过回忆，廖院长听过
他主讲的课程之后向他提出了许多
问题，对作为教师的他从教育教学角
度去建构课程很有启发，“廖先生考
虑问题是站在高处的”。

回望 50年教育生涯， 廖世承也
曾感慨，但从不后悔，他的目光一直
望向教育的未来：“我是教育国地上
一个垦荒者，从没有在一所学校内留
得很长久的。 倘使精力容许我的话，

或许我今生再能开垦一片园地。 ”

廖世承代表作一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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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世承：在中国教育领域推广科学实验

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特约刊登

■本报记者 刘力源

【金钥匙奖章的故事】 【艰辛的山区办学之路】 【学校要向民众敞开】

【学术档案】

廖世承（1892—1970），字茂如，教育家。 江苏嘉定（今属上海）

人。就学于清华学校高等科，留学美国布朗大学。回国后任南京高

等师范（后更名东南大学）教授、兼附中主任。 1927 年赴上海光华

大学任副校长兼附中主任。 抗日战争期间，在湖南蓝田任国立师

范学院院长。1947 年回上海，任光华大学副校长、代理校长、校长。

1951 年起历任华东师范大学副校长、 上海第一师范学院院长、上

海师范学院院长等职。 注重教育实验和教育科学发展，积极提倡

和推行智力测验。对中学教育有深入研究。著有《教育心理学》《测

验概要》《教育测验和统计》《中国职业教育问题》等。

《教育心理学》 《中学教育》

◆廖世承在布朗大学读书的时候， 中国留学生重读一两

次并不鲜见， 连美国本土学生， 十之三四不合格也不足

为怪， 而廖世承凭借自己的刻苦奋进， 在四年内读完六

年课程， 还被布朗大学荣誉学会吸收为荣誉会员， 荣获

金钥匙奖章。 有次外出， 有善良的路人见他是中国穷学

生， 有施舍之意， 廖世承示之以 “金钥匙” 奖章， 路人

收回怜悯之情， 向他致以敬意。

◆蓝田在重冈复岭之间， 办学条件艰辛， 廖世承等人刚

到时， 校舍只有一间借用的民宅。 他和师生在山坡上兴

建了几幢土楼房作为新校舍； 亲自挑着簸箕运土开沟 ，

修建操场。 当时学校每月所需经费须到百里外的新化县

城银行领取， 途中要在给过路人临时搭建的棚屋里借宿。

山中土匪猖獗， 学校取用的款项又大， 一路充满风险 ，

担心别人遭遇危险， 廖世承每次都会亲往。

望之俨然， 即之也温
若要简单描述廖世承， 他欣赏的教育家风度：“能循循善

诱，诲人不倦， 如严父，如慈母，如光风霁月，望之俨然， 即之

也温”，可能是最贴切的表述。

巴金、 汪道涵、 赵家璧……每一位都是值得独立成篇的

名人甚至大师，在他们的求学记忆里，都有这位“望之俨然， 即

之也温”的老校长。 廖世承注重教育实践， 著述并不多， 他的

身份更多是 “校长”， 办过两所全国闻名的中学， 在战时赴湖

南创办国立师范学院，一生都行走在他最感兴趣的、带给他“活

力”“愉快”“生命”的教育事业上。

◆廖世承关注社会教育，一直倡导把学校的大门向社会敞

开，他曾说，“关了门办学，不能称为‘学校’，只能称为‘修

道院’……我们要把全国‘修道院’的门打开了，变成民众

的学校。 这一副重担子，又非师范学校来挑不可”。 因此国

立师范学院创办伊始，廖世承就鼓励学生创办民众学校，

让附近失学青年儿童可以免费入学，同时还为周边几个省

培训在职小学教师，为乡村教育服务。


